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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且說呂仰正回到家中，剛剛走進內室，就聽見鐘魚梵唄之聲，心上早有些兒著急，恐怕家裡頭的人口，出了什麼事兒，急忙三

腳兩步的，趕進去看個仔細。誰知內堂竟用四張桌子，合拼起來，擺了一個經壇，他的母妻妹子，都跪在壇下，至至誠誠的向上磕

頭。壇上卻坐著個眉濃似漆、面大於盤的一個四十多歲年紀的婦人，身上打扮得奇形怪狀的，高高的據坐壇上，盤膝閉眼，合掌垂

眉，做出種種的醜態，口中還咕咕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。旁邊立著幾個一樣裝束不僧不俗的女人，手裡都擎著小木魚、磬擊子這些

傢伙。呂仰正素來最恨那一班燒香吃素、迷信佛教的人，偏偏的他太夫人吃著一口長齋，所來往的，都是那些尼姑佛婆。呂仰正禁

止不得，只恨得他咬牙切齒的，時常口中說著氣話，說將來一朝得志，定要殺盡這班東西。他太夫人為他不信神佛，也和他吵鬧過

幾場，無奈呂仰正立定主意，殺了他的頭都使得，要他崇信神佛，卻是死也不來，他大夫人也無可如何，只得由他。現在呂仰正回

到家中，就看見於這般現狀，本來那十分怒氣，已經霍霍的湧上心頭，更兼又見他母妻妹子，都伏在地下，朝著那壇上的女人叩

頭，那女人竟是高高據坐，拿腔做勢的，腰也不呵一呵。直把個呂仰正氣得三屍暴跳，七孔生煙，惡向膽生，怒從心起，一時間火

星直爆，怒氣橫飛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三腳兩步的搶到壇前，踴身一躍，早到壇上，想要把那女人打他一頓，出出氣兒，卻好手內帶

著一柄洋傘，呂仰正不分好歹，不問青紅，舉起洋傘，劈頭劈腦向著那女人便打。那壇上的女人不及提防，吃了一驚，手忙腳亂的

早被他著實打了幾下，坐不穩椅子，在壇上一個倒栽蔥跌下地來，只聽得拍搭的一聲，跌了一個元寶翻身，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下，

一時那裡扒得起。頓時壇上壇下的那班女人齊齊的發一聲喊，鴉飛雀亂起來。呂仰正的太夫人跪在地下，見了這般光景，連忙在蒲

團上立起身來，趕上去要挽扶她的師父，壇上早有兩個女人，走了下來，七手八腳的把她扶起。那女人的身體本來魁偉非常，差不

多有腹垂五石、膀闊三停的神氣，正在那裡垂頭閉目指手划腳的時候，被呂仰正出其不意跳上壇來打了幾下，又跌了一交，一時間

又驚又氣，又痛又羞，只把她跌得氣喘如牛，張開了一張大口，哮喘了不祝那面上逼得滿面通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那形狀甚是難

看。這位呂太太把師父扶了起來，還不曉得她師父打下壇去的就是他的兒子，一面忙忙的她扶了起來，一面還在那裡口中嚷著：

「那裡來這樣的一個野人？跑進人家的內室來，這般放肆！問他可曉得擅入人家，是個什麼罪名？可是沒有王法的麼？」那曉得一

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呂仰正早從壇上跳將下來，對著他太夫人施禮道：「母親不消動氣，打他的不是外人。」呂太太見了打她師父的

竟是她自家的兒子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撇了她師父，趕上前一把扭住呂仰正的衣服，嚷道：「你這個忤逆的畜生，做得好事，明曉

得我做娘的崇信佛教，你卻偏偏的有心和我作對，今天索性打起師父來，你打了師父，就如打我一般，我也沒有這些工夫和你講

話，只和你拼了這條性命。」說著，便一頭望呂仰正懷內撞來。呂仰正見了連忙讓過一邊，此時卻也心中火起，顧不得母子之情，

高聲說道：「她是誰的師父？母親要這樣的尊敬她！」呂太太聽了，更加大怒，大喝道：「她是我的師父，你難道敢不認麼？」呂

太太一面說著，就把呂仰正一個巴掌，打得呂仰正的臉好似向陽桃子一般，紅了半邊。呂太太還氣得渾身顫抖抖地說道：「我少年

守寡，只指望把你扶養成人，享些安樂，誰知你這個畜生，又生得這樣性兒，把我全不放在眼裡，叫我還有什麼指望！」說罷，不

覺氣得哭將起來。呂仰正見他母親哭了，方才有些心慌，連忙跪在地下，自認不是。呂太太那裡肯依，口口聲聲的只叫他到師父面

前，叩頭請罪。呂仰正聽了道：「我一時鹵莽，衝撞了母親，任憑母親怎生的把我處治，若要叫我到那班哄騙鄉愚，專說大話的佛

婆面前，去叩頭請罪，這是死也不能的。」呂太太聽了，更加氣憤道：「你這個畜生，竟敢這般倔強，你若不好好的，過去磕頭賠

禮，今天我這一條命，也不要了。就和你這個畜生，拼上一拼，我死了少不得有人和你說話。」呂仰正聽了，不覺也有些害怕，想

來想去，真覺得有些進退兩難，要是依了她的話兒，過去叩頭認罪，那裡伏得下這口氣兒，要是咬定牙齒，不肯依她，又怕他母親

一時拙見，當真要拼起命來，這卻不是頑的。想了一會，心上十分焦躁，暗想母親向來性情最好，就是有時和我吵鬧，也從沒有像

今日這個樣兒，怎麼今天竟這般的暴怒起來，這都是近了她們這一班東西，被她們今天攛掇，明天攛掇，所以連氣質都變化了。想

到此處，不由得一盆烈火，直透青雲，把心橫了一橫，連連的向他母親搖手，厲聲說道：「不是我做兒子的不肯承順，實在這件事

兒我並沒有什麼錯處，為什麼要我朝她叩頭？母親一定要幫著外人，和自家的兒子過不去，那也只得任憑母親的了。」呂太太聽

了，只氣得體戰身搖，面青唇白，搶步上前，便和呂仰正結在一起。那些人都在旁邊看著，竟沒有來勸的人。呂仰正心中一急，倒

急了一個主意出來，高聲說道：「母親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，要和我這般鬧法，這都是她們攛掇出來的，若是果能出了什麼事情，

我拼著性命不要，不把她們一個個撕成兩片我也不姓了這個呂字。」呂太太正在氣得發昏的時候，忽聽見兒子說了這一番說話，倒

不覺呆了一呆，那起先被呂仰正打下壇來的怪物，見呂太太和她兒子拼命，心上得意揚揚，卻不提防呂仰正說出這幾句發狠的話

來，真是入耳錐心，轟雷激電，覺得十分的害怕起來，暗想這個人，說得出來，做得出來，不要當真報起仇來，不如還是學著我佛

的慈悲普度，上去勸解開了，將來也好叫他見我些情，或者不來尋事，也末可知。想罷，便走過去，把呂太太一把推開，口中向她

說道：「你也不必和你兒子拼命，你要曉得今天這樣一來，正是我命中的魔運，早已注定了的事兒，與你兒子絕無干涉，他不過是

暗暗的在那裡受人差遣，自己不曉得這個道理罷了。你可曉得從前我佛如來，在舍衛國修行的時候，尚且有魔障到來，被一個什麼

國王，將我佛如來的手足耳鼻，一齊割了，那時如來也沒有記他什麼冤仇，何況我的道力？畢竟趕不上我佛如來，那裡就保得沒有

一些兒魔障，你若一定為了我的事情，要叫你兒子和我叩頭服禮，那倒不是佛法平等的意思了。」說也奇怪，剛才那呂太太一團盛

怒，好像真個要和呂仰正性命相搏一般，現在聽了她幾句不倫不類，無憑無據的說話，把方才的那種樣兒，不知化到那裡去了。登

時諾諾連聲的，連應了幾聲是，又回顧呂仰正道：「你聽聽真是佛門廣大，不和你們計較，你還不稽首皈依麼？」呂仰正道：「我

生性不信這些神鬼的事情，母親不必說了。」呂太太聽了也無可如何，只得挽著這位師父，擁到自家房內去了。呂仰正眼睜睜地看

著她，長歎一聲，卻也一時想不出勸化的法子，只好罷了。這且按下不提。　　且說呂仰正打的那個怪物，究竟是個什麼東西，呂

太太為什麼要這樣的尊敬她，又排著幾張桌子把她供在當中，自己卻又在下邊磕頭禮拜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？在下書中沒頭沒

腦，不曾提起，料想諸位看官，看了在下的這部小說，也有些沒頭沒腦的，不得勁兒。如今閒話休提，且待在下把這個怪物的出身

來歷，細細的敘說一回。只說蘇州省城，和太湖極近。那太湖地方，橫跨三州，是個梟匪出沒的所在，所以江蘇另有一標太湖水

師，終年泊在太湖裡頭，和那班梟匪追逐。那時辦水師糧台支應所的，是個姓龔的委員，叫做龔維藩，拔貢出身，年紀不過二十多

歲，卻不是江蘇本省的官。在下做到此處，就有個官場中人，來和在下說道：「你這句話講錯了，你是個江蘇本省人，所以不曉得

本省官場的規矩，我卻在江蘇官場上，混了幾年，曉得這些規例。你們江蘇地方，候補人員，擠得滿滿的，人多差少，要是出了什

麼差使，調劑本省的人員，還來不及，那裡輪得著一個拔貢，來當這個差使。」在下聽了，便和他說道：「你的說話，自然不差，

然而這件事兒裡頭，卻另有一個緣故，你且不要性急，聽我慢慢的說來，就曉得我的說話，不是欺人之談了。」閒話休提，只說這

龔維藩的父親，本來是個江蘇的有名州縣，署過幾回優缺，上台甚是器重他。藩臬二司，更是和他莫逆。這太湖水師糧台支應所的

差使，給他一當就當了八九年。那一年秋間疫癘盛行，這位龔公染了時疫，醫治不效死了。藩臬兩司念他生前的好處，就聯名稟請

督撫，把他的兒子龔維藩，接當了這個差使。一個拔貢，當到這樣的闊差，也算難得的了。這龔維藩本來是個勢中的人，最愛應

酬，交遊甚廣。接了差使，十分得意，便到轎子鋪中去，糊了一乘黑布四轎，成天的上衙門拜客，比那現在省中候補的，還要忙

些。他又愛鬧排場，到營裡去要了三匹馬來，派了三個差官，一個當了頂馬，兩個當了跟班，又養了四個親兵，前呼後擁的好不威

武。但是龔維藩另有一樣脾氣不好，一味的拼命濫嫖，只要一見了一個什麼女人，就如蒼蠅見血一般，必要下水磨工夫，把她弄到

了手才罷。那時的蘇州地方，日本人還沒有通商，也沒有什麼碼頭馬路，那些身分高些、色藝兼優的倌人，都聚在倉橋浜一帶。有

一個本年花榜狀元，叫做王小寶的，龔維藩連到她家去擺了四五台酒，碰了兩三場和，正小寶卻只是淡淡的，不大應酬。有一天龔



維藩又在王小寶家擺酒，擺好了檯面，客人一齊歸座，王小寶出來，只略略的應酬了一轉，連曲子都不唱，匆匆的走出去了。龔維

藩見了已覺有些怒意，卻還沒有發作出來，等一回上過頭道魚翅，二道燕菜，王小寶卻一去杳然，還不見來，龔維藩更覺心中不

快，便令娘姨去叫他出來。

　　娘姨去了好一會，王小寶方走了出來，坐在龔維藩背後，也不開口，龔維藩見王小寶坐在自家背後，便提了幾分興致出來，和

客人們划了幾拳。龔維藩輸了兩杯，自己喝了一杯，還有一杯酒，便向後邊遞去，要叫小寶代吃。正是：十里清溪之水，風月姑

蘇；三千金粉之場，天花敷座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交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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